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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雾霾微文学是雾霾天气碰上网络微时代后，人们的自发创作。大部分中国人都身陷其中的雾

霾天气现实，构成了雾霾微文学反讽修辞的共同大语境，也造成了其“口是心非”的普遍表意方式。由正

仿和戏仿构成的仿拟是雾霾微文学的主要创作方式，两种方式都不够严肃，其中戏仿所占比重更大，戏仿

所具有的颠覆意义也更为强烈。雾霾微文学具有强烈的符号娱乐功能，这种功能一方面使其缺乏思想深度

和担当，另一方面也是对雾霾天气引发的精神雾霾的“微”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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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普遍选择用移动终端来进入网络，网络陪同移动媒介随时挪动时，就意味着微时

代已经来临。微时代是互联网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它意味着网络已深度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

面。就文学而言，它直接导向微文学的兴起，“手机携带方便，但屏幕有限，况且使用手机

娱乐的时间也总是碎片化的时间。碎片化的时间不太适合集中阅读，所以微文学就为这种短

时间使用、小屏幕阅读的情形提供了适宜阅读的样态。” [1] 尽管目前微文学尚未成为大众

的关注焦点，甚至很多时候仅仅被视为“段子”，然而，从日常生活的未来趋向来看，就手

机和互联网对日常生活的高度介入而言，它却是更富活力的文学新形态。

雾霾，作为当今严重妨碍人们正常生活和健康，却又短时间内无法得到彻底治理的天气

现象，不断引发人们的身体反应和情绪波动，在微时代理所当然地成为微文学创作的主要题

材，充分显示了文学的“兴观群怨”功能。雾霾微文学可以说是微时代的人们面对雾霾天气

时的一种自发选择，它是一种平民化的文学样态，短小、亲切、从容且个性化，不仅数量巨

大而且新意百出，成为当下中国微文学中的一道奇特风景，同时也作为一种文学实践拓展既

有的文学范围。

一、雾霾微文学的反讽修辞

雾霾微文学形式多样，或散文或韵文，或诗歌或小说，或警句或格言，它们不一定都有

题目，但都具有一种基础性的符号修辞方式，即反讽。如果说比喻或象征是在相异的符号对

象之中强调其“同”的一面的话，反讽则是“口是心非”，“其他修辞格‘立其诚’以疏导传

达，使传达变得简易，反讽以非诚意求取超越传达的效果，使传达过程变得困难。”[2]209对

造成雾霾天气现实的强烈不满构成了雾霾微文学的情感基础，在这种基础之上的文学表达将

这种情绪以审美的形式展现，但审美并没有朝着遮蔽这种固有情绪的方向发展，反而增加其

力度，修饰其样式，让创作者和接受者在表达的快感和形式的趣味中缓解原本的烦躁愤懑。

而在诸种修辞格中，最有力量的表达方式即反讽，于是反讽也成为雾霾微文学普遍的符号修

辞构筑方式。

反讽有正话反说和反话正说两种命题形式，前者是将积极意义用消极命题表达，后者是

将消极意义用积极命题表达。雾霾微文学偏爱采用积极命题来呈现消极意义，例如：

1．相比于京霾的厚重、冀霾的激烈，我更喜欢蓉霾的醇厚、真实和独一无二的家乡味

道。回锅肉的油分子与熏烤腊肉香肠的缭缭青烟，充分混合，再配以尾气的催化，以及大街

小巷弥漫着的火锅牛油味，使得它经久而爽口，干冽绵长，欲罢不能。雾为帝都厚，霾是成

都醇。

2. 京城的菜市口，跪着一溜即将被处决的犯人。“午时三刻已到，行刑! ” 话音刚落，



蒙面的刽子手上前，扯下了犯人的口罩......

例 1的抒情式散文，用 “舌尖体”比较了北京、河北与成都三地雾霾的细微差异，在

特别肯定了蓉霾的制作方式和独特口感后，极力赞扬其让人“欲罢不能”，最后将其地位上

升到最为醇正的地步，整段看来是极力称赞，实则为竭力讽刺。例 2的微小说，设定了行刑

场景，叙述的是新的罪犯处决方式，通篇没有提到雾霾，却通过对“口罩”作用的强调，暗

示雾霾的杀伤力。两篇微文学，字面上皆无消极意义，前者是公开的热情赞美，后者是不动

声色的叙述行刑事件。但是，背后对雾霾天气的嘲讽却一目了然。之所以能从“口是”看出

“心非”，例 2中文本内的标记在于最后一句，例 1中并无任何标记。例 2，在整体内语境

的比照下，前面表达的非诚意性凸显，也即基于整篇文本语境的判断，前面的表述必然是不

可靠的，因而是一种反讽修辞表达方式。

不过，雾霾微文学的反讽修辞构成中，除了文本内语境的作用，文本外语境构成的语用

上的反讽更为关键。上面的两篇中，第一篇以一种夸张了的热情去歌颂雾霾，第二篇用雾霾

行刑的隐喻来形容雾霾的危害。反讽的构成密码，在相当大程度上正取决于微文学内容与现

实雾霾语境的不相宜。正是由于人们身处雾霾现实中，所以对文学中雾霾的情绪感应不会出

现任何偏差，反而更容易引起共鸣，被心领神会。不过，这种语用上的反讽，不同于文本内

语境构成的反讽，属于解读上的反讽，有可能会随着社会语境的变化而消失或削弱。随着社

会的进步和环境的改善，雾霾天气彻底消失之后，当历史遗留下来的雾霾微文学成为孤立文

本时，反讽解读有可能会被除去。因此，就第一篇雾霾微文学文本而言，目前其反讽意味并

不会削减，但当文本外的雾霾天气状况普遍消失后，当雾霾不再为人所熟知时，其反讽解读

也就很可能不存在。而第二篇雾霾微文学文本，当外部语境发生同样的改变时，则很可能变

得不知所云。再如：

3.风，是北京的抹布。西伯利亚，是北京的清洁工。让西伯利亚的西北风快些到来吧！

文本内并没有产生反讽，反讽完全基于文本外天气语境的因素而产生。可以说，雾霾天

气构成了雾霾微文学的文本外共同语境，而此共同语境参与释义，构成了雾霾微文学的反讽

大格局。雾霾微文学用反讽的形式明示或暗示对雾霾天气的批评，也正因为有雾霾天气的现

实生活参照，雾霾微文学成为当今的一种稳定型反讽，能形成写作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合一解

释。

二、雾霾微文学的正仿与戏仿

如果说反讽是雾霾微文学的常见符号修辞方式，那么雾霾微文学在具体创作方式上也具

有一些较普遍的符号运作特点。雾霾微文学中存在着大量类同的微文学文本，如例 1中的抒

情式散文，存在各种不同的版本，差别仅仅在于最后一个雾霾地区不同，有沈阳的，也有济

南的。这些版本很难说哪些是原版，哪些是仿制品，版权问题在微文学中几乎不成为问题。

原因即在于雾霾微文学创作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仿拟，如对 PM2.5的命名就有“公雾源”“京

尘”“尘疾思汗”“尘惯吸”等。

仿拟的前提在于有一先文本（preceding text），然后可以从之出发进行写作，写作而成

的后文本与这一先文本有特殊的明确关系。仿拟包括正仿和戏仿：正仿以原样套用为主，并

不带有对先文本的调侃嘲弄性质，正仿中如果先文本本身缺乏权威性和辨识度，很容易和仿

拟文本先后不分，正仿在某种程度上类同于抄袭；戏仿以戏谑消解式改编为主，带有明显的

嘲弄调侃性质，仿拟文本和先文本反差较大，先文本一般具有高辨识度，仿拟文本借助于先

文本的影响力能迅速被识别并产生幽默风趣的效果。雾霾微文学中，正仿和戏仿同时存在，

它们或单独使用或联合使用，数量巨大。正仿表现为不同程度的类同借鉴，戏仿表现为对权

威先文本的创造性戏谑式改编。二者在符号文本上存在着先文本依赖。例如：

4.(1)北京人说雾霾严重：站在天安门广场，看不见毛爷爷；上海人听见：哼！今早我



们打开钱包抽出一百元，也看不到毛爷爷啊；今天都别出门了！

(2)北京人说雾霾严重：站在天安门广场，看不见毛爷爷。东北人说雾霾严重：我 TM

打开钱包抽出一百块钱，也看不见毛爷爷！

5. 沁园春·雾：北京风光，千里朦胧，万里尘飘，望三环内外，浓雾莽莽，鸟巢上下，

阴霾滔滔！车舞长蛇，烟锁跑道，欲上六环把车飙，需晴日，将车身内外，尽心洗扫。空气

如此糟糕，引无数美女戴口罩，惜一罩掩面，白化妆了！唯露双眼，难判风骚。一代天骄，

央视裤衩，只见后座不见腰。尘入肺，有不要命者，还做早操。

例 4的两篇微文学中，必定有一个是先文本，只是无法分辨。两篇微文学表意方式上高

度雷同。例 5戏仿的先文本是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先文本具有高度权威性，没有先文

本，其仿拟文本本身的魅力会大打折扣，幽默讽刺力度也会降低很多。例 5这样的戏仿在雾

霾微文学中的比重很大，占据了大半壁江山。因此，戏仿式雾霾微文学的特点值得进一步探

讨。

戏仿式的雾霾微文学，用赵宪章的话来讲，属于复合文本，“戏仿文本作为一个格式塔

（文本结构整体），当下的、现实的文本存在（戏仿文本）就是它的‘前景’，即‘图’；历

史的、被幻化为记忆的源文本就是它的‘远景’，即‘底’。在这一格式塔结构中，戏仿文本

和记忆文本并不共存在同一层面，并非信息学意义上的可以即时置换和组合的并列文本，而

是一种‘图—底’关系结构。在这一结构中，‘图’（戏仿文本）源自‘底’（记忆文本），‘图’

始终保持对于‘底’（记忆文本）的戏谑性张力”[3]。“记忆文本”，也即“先文本”。雾霾微

文学中的戏仿构成了其复合文本存在，其中先文本存在于记忆中，当戏仿文本出现时，先文

本作为记忆自动涌现。作为“源文”的“先文本”充当了“底”，戏仿文本成为“图”。看“图”

一定是在“底”上看“图”，离开了“底”，“图”就看不清。因此，戏仿文本存在着明确的

先文本依赖，或者说是一种“间性文本”。但是戏仿文本与先文本之间的关系，属于“异化”

关系。如先文本《沁园春·雪》是在描写祖国壮丽山河的基础上，对比古今，抒发天下第一、

斗争必胜的豪情，格调高昂，气势雄浑。戏仿文本《沁园春·雾》则在改编中迅速拉低消解

高昂的格调，气势低迷，字句改变方式如表 1所示：

表 1：先文本与戏仿文本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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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仿文本中的替代符号与原符号相比：在能指上高度相似——音节数量相等、发音相近、

词语结构相仿；在所指上高度相悖——自然意象特指化、气量狭小、志向萎缩、行为卑微、

人物矮化、腔调嘲讽化。先文本中对山河的赞美和欣赏，变成了对京城雾霾笼罩的耻笑和厌

恶；先文本中的壮志凌云、笑傲江湖，变成了胸无大志、卑微琐屑。雾霾微文学在戏仿中完

成了对天气的抱怨，对庸俗日常生活不能正常进行的调侃，同时也消解了先文本的崇高。戏



仿文本对先文本的异化，是通过符号能指的形式相似联系在一起，异化表意固然展现了对现

实的强烈不满，但同时这种不满也在符号的“诗学”自指性功能中娱乐化。

三、符号娱乐中的雾霾“微”消散

无论是通过反讽修辞来抨击雾霾现实，还是使用正仿和戏仿的方式来写，雾霾微文学都

具有另外一项重要功能——符号娱乐功能。雅各布森在其著名的《语言学与诗学》中提出符

号文本的六个因素——发送者、接收者、对象、文本、媒介、符码里面，只要文本让其中的

某一个因素成为主导，就会产生相应的特殊解释，其中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就是因为文学文

本让文本本身成为主导，因此带有了较强的“诗性”。雾霾微文学虽然可以视为对雾霾天气

的一种情绪表达，但其主导因素仍是文本自身，也即它具有诗性。这种诗性或表现在其对仗

上、或表现在节奏和韵律上，或表现在其虚构故事性上，诗性使文本本身带有形式的趣味和

魅力。

但雾霾微文学的“诗性”，是具有偏向性的诗性。传统文学，如《诗经》、《荷马史诗》、

《红楼梦》、《荒原》等，其诗性与严肃性并不相悖，文学的形式并不妨碍传递深刻的思想和

社会责任担当。但雾霾微文学的诗性，是较少具有严肃性的诗性，是一种具有“愉悦”功能

而缺少“反思教益”功能的诗性。“娱乐的特点，是除了当下的快乐，表面上没有其他意义。

它并不指向一个意义的缺场，它的目的只是愉悦的当场实现，过后即忘，不再作无限衍义。”
[2]370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而言，雾霾微文学的“诗性”是服务于其“娱乐”功能的。雾霾微文

学之所以能够产生且渐成规模，奠基于以电脑和手机（尤其是手机）为基础的互联网微文化，

它属于网络文化中网络文学之一种，而网络文学的媒介修辞具有娱乐偏向[4]27-39，雾霾微文

学也带有鲜明的娱乐色彩。

正仿的雾霾微文学，虚构夸张了的巧合事件，有意浮夸地抒发感情，制造一种文学“表

演”的快感。戏仿则在推倒权威先文本时，享受一种狂欢式的、消除等级秩序的乐趣。雾霾

天气里，雾霾微文学通过讽刺和搞笑引起关注，虽然隐含着对改变现实的憧憬，但普遍的调

笑态度又在自我消解言说话题的严肃性和沉重感。甚至，大多数雾霾微文学，用自称“段子”

的方式来彰显自己的娱乐色彩，挣脱“文学”所加诸其身的严肃性。于是，雾霾微文学几近

下移为搞笑的段子。带有强烈符号娱乐功能的雾霾微文学，在促进雾霾天气的改善上很难说

有什么作用，也很难谈得上由对雾霾的关注引发人们对社会问题的思索。它所能起到的作用，

正如网络上经常声称的，是为本来在雾霾天气里郁闷烦躁的人，疏导情绪，让人“爆笑”，

用来“搞笑”。之所以要用来制造“笑”，是因为面对这种天气，原本愉悦不起来。于普通人

而言，无可奈何之中最为便捷的欢乐方式，自然当推借助语言而进行的符号娱乐和符号刺激。

而符号娱乐，碰上网络微时代，当人们有条件借助碎片化的时间（如吃饭、睡觉、如厕、

上下班途中），通过碎片化的方式来言说时，选择雾霾微文学的方式就成了一种普遍现象。

可以说，雾霾微文学是网络微时代的产物，其篇幅短小，主要传播形式为网站、网络社区及

即时通讯软件（如 QQ、微信等），传播借助的硬件固然有电脑，但更为流行普遍的方式是

手机、ipad类移动媒介。网络微时代的短文不同于农耕时代的短文，前者的短产生于信息多

而生产速度快的环境中，后者产生于信息少而速度慢的情形下，因此被接收时所能得到的待

遇也不同。雾霾微文学集中产生于自媒体终端，所处的是一个信息海洋，且这个海洋波涛汹

涌，变化速度极快，这就决定了其本身的短暂易变性。而这种短暂易变性与雾霾天气的出现

又是一种正相关，当雾霾天气比较严重的时候，雾霾微文学写作、传播、关注的就较多，当

其散去时，雾霾微文学就很快淡出人们的视野。所以，从这种情形上看，雾霾微文学具有较

强的文学治疗意义，“网络媒介的狂欢化特质使人的思想和心灵获得了空前解放，以此为依

托和基点的网络文学活动则充分激活了主体的审美创造力，并真实地表达和映现了主体的精

神、情感状态，因此网络语境下的文学活动无疑就是最大程度地实现了文学治疗的疗效。”



[5]以微文学的形式从事的雾霾文学创作、阅读、评论和欣赏，是网络发展到微时代符号娱乐

与治疗的新途径。它是短暂易变的，又是反讽的、取乐的，是对雾霾天气诱发的精神雾霾进

行“微”消散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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